
在洒满阳光的靠窗席位前，新郎和新娘神情忸 地站着。

刚才有人提议干杯，在一片清脆的酒杯碰撞声中，电子风琴

的乐声恰到好处地开始奏响，众人纷纷拍手。婚礼场上形成了

热情洋溢的气氛。男侍者们开始端上盛满菜肴的盘子。

位于青山的这家餐馆的地中海风味菜肴是有名气的，而瑠

璃子曾声称过要穿穿时下流行的“餐厅式婚纱”。

青木瑠璃子—不过她此刻已经结婚了，应该称为室野瑠

璃子，此刻正穿着纯白的婚纱，露出满意的微笑。

早坂萌喝了一口香槟。

这些人里最冷静的恐怕还是瑠璃子，她已经第三次结婚了，

一切对她来说都是熟门熟路。

从短期大学毕业以后，她嫁给了大十二岁的上司，两年以后

分手。过了一年，她又和从学生时代就交上的男朋友闪电般地

结了婚，只过了半年就离婚了。朋友们知道后全傻了眼。

第三次婚礼之所以还能搞得这么隆重，是因为新郎室野信

之是头一次结婚。当然他那方面的亲朋好友都不知道瑠璃子这

回是第三次结婚。而瑠璃子这方面只请了些不知她根底的新上

司或新交的朋友，亲戚一个也没请，毕竟是第三回了。

可是，萌作为三次都接到邀请的人来说，实在难以感到这是

一件荣幸的事。每一次参加都得送上数额在面子上过得去的礼



金，穿着打扮也要费一番心思。

刚接到邀请信时，萌打算故意地拿出上次参加瑠璃子婚礼

时穿的礼服再套上，可是当她从衣橱深处翻出来一看，才发现岁

月的流逝是很可怕的，穿上去显得太过时了。才穿了一回就只

能卖到旧货店，萌深深地叹了口气。后来她急急忙忙赶去买了

达娜凯乐牌的套装和真丝的衬衣，作为单身过日子的人，这笔开

销不算小了。瑠璃子当然无暇顾及这些。

话说回来，瑠璃子的确显得漂亮。缝了大量绢纱的婚服和

她挺相配，白嫩的脸颊泛着淡淡的玫瑰红。她对着大家讲话时

仿佛不胜羞怯，看新郎的目光也是娇羞的一瞥，简直就像处女。

她的脸蛋骗了多少男人呢？不—不光是男人，女人里也

有被骗的。萌觉得自己深有体会，拿起叉子朝冷盘里的海鲜冻

扎去。

自从上幼儿园时认识以后，虽然不是出于本意，萌却总是扮

演着瑠璃子的卫士角色。这个角色本来应该由男孩子来担任，

可是瑠璃子一有不开心的事必然来萌这儿哭诉，常常激起周围

男孩子们的不满，或惹起女孩子们的公愤。萌尽管明白都是吃

力不讨好的事，可是看见瑠璃子可爱的脸哭得那么伤心，马上就

心软了。

上高中时，她终于和瑠璃子分开进入不同的学校，结果情况

却并没有大的变化。那时彼此的家住得近也是个原因，瑠璃子

没事也常来串门。瑠璃子常向她诉说一些烦恼，例如：遇上自己

并不喜欢的男孩子的求爱啦，别的女孩子的男朋友突然喜欢上

了她，无缘无故地卷入三角关系啦，等等。她还把男孩子向她求

爱的信拿给萌看，内容幼稚得令人怀疑是出于高中生的手：“我

实在是太喜欢你了”，“你是我理想中的女孩子”，写得简直是狗

屁不通。



裆

男孩子们的低水平令人哀叹，可是那些男孩子们看中了

璃子的哪一点呢？萌觉得真是不明白，她没见过比瑠璃子更里

外不一的女人了，虽然表面上显得温柔、可爱、富于女性味，骨子

里却是个反复无常、自我陶醉而又虚荣浅薄的女人。尤其是瑠

璃子比谁都更心疼她自己，没有比一个整天自我欣赏的女人更

糟糕的了。

两人差不多隔上两年要大吵一次，结果总是重修旧好。

瑠璃子本来就没有自我反省的高尚习惯，她属于睡一觉就

会把烦恼全忘光的猫科类女人。对她这样的人无论是发火还是

斥责，都是白费口水。萌明白了这一点后，就不再把她的事看得

那么顶真了。两个人五岁时就开始打交道，转眼间已交往了二

十二年了。

萌走了一会儿神之后，发现新娘已经退场换装去了，不知她

今天打算换几套衣服。她第一次婚礼是在一家豪华的饭店里办

的，当时先是白无垢（一种纯白的和服—译注），接着是

（古时武士家妇人的礼服，现在仅限于婚礼时着—译注），然后

是婚纱，再是红色的鸡尾酒会连衣裙，最后是深藏青色的连衣

裙，真是琳琅满目。在第二次结婚时，少了鸡尾酒会连衣裙。这

次萌觉得璃璃子应该收敛一些，有所顾虑了。

萌不经意地扫了一眼，发现旁边客人盘子上做得挺好看的

海鲜冻里的虾被挑了出来，搁在一边没吃。她不满地瞟了他一

眼，发现是个打扮得体、好像挺有城府的男人。

这张台子边一共坐着瑠璃子的五个朋友。两个男的，三个

女的。据说一个女人是瑠璃子在英语会话教室里认识的，另一

个女人是她们在学喝葡萄酒教室里认识的。萌对两个男人的来

路虽然不清楚，可是看见剩在盘子上的虾，她心里就有了线索。

“您不喜欢吃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大概就是他，

被萌这么一问，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嗯，是这样。”

狡

当他笑的时候，双眼皮的眼睛会温和地变细，而嘴角却带有

，一看便知道久经世故，但给人的总体印象并不赖。

璃子没能降伏的男人。

半年以前，从瑠璃子口中听到的净是关于这个男人的事。

瑠璃子的话题本来就挺单调，除去男人，就是名牌或文艺界里的

事，萌基本上边听边忘，但她还是记住了这些话：

“他不喜欢吃虾，喂，你相信会有这样的人吗？油炸的虾也

好，拌小虾也好，放在寿司上的甜虾也好，用伊势大龙虾做的烙

面也好，他说全都不喜欢。”

璃璃子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女人，她把虾当做美味又昂贵的

食物，一旦发现有人和她观点不同，顿时便想不通了。

’你听，他这

“和他在一起吃饭时，我说：‘不喜欢吃虾的人真是少有。’你

猜他说什么？‘就算大家都喜欢，不等于我也喜欢

话是不是指我

萌觉得这次瑠璃子倒是罕见地表现出思考能力了。事实

上，他们俩好了一段时间后，他先离开了她，因为他本来就有一

个订了婚的对象，是他上司的女儿。瑠璃子连哭带发脾气地哀

叹道：

“他那个对象长得难看极了，从国立大学毕业的，一点儿也

不可爱的女人。我发现自己对男人搞不懂了。女人长得漂亮，

又会做爱，两个人在一起能快快乐乐的，除此以外，他们还想要

什么？”

都离过两次婚了，瑠璃子一点儿都没有吸取经验教训。

萌的眼睛朝男人的左手无名指望去，那儿戴的崭新结婚戒

指正闪闪发光。他没有坠入瑠璃子设下的情网，仅此一点，已足



”

够激起萌的兴趣了。萌故意朝他问：

“你和瑠璃子在哪儿认识的？”

“半年多以前，她被派到我的公司里工作。”

那是一家专门进口德国轿车的贸易公司。瑠璃子刚刚办完

第二次的离婚手续，就把名字登记到派遣公司了，然后她以三个

月或半年为周期，辗转于各家公司，主要是做窗口业务，瑠璃子

长得漂亮，态度又好，听说对她的评价都不错，当然她不是在劳

动中寻找生活的目标，她的目的只是要物色到下一个男性。怀

着这样的动机，能经常变换公司的派遣社员是最佳职业了。

换了装的瑠璃子回到了结婚宴席上，萌看了吃惊得差点儿

打翻了葡萄酒杯。只见瑠璃子穿着粉红色的连衣裙，裙子的下

摆有好几段，腰上甚至打着大蝴蝶结，随着她的脑袋摆动，头顶

上的那个婚冠也跟着一起晃。她笑时弯起了嘴角，这是她最得

意时的表情。已经二十七岁了，居然还打扮得这么光鲜，虽然有

些害臊，新郎却显得挺高兴。

“她真能抖擞呀

不喜欢吃虾的他咂嘴叹道。

“是呀，这一手表演只有瑠璃子最内行了。”

萌附和道，接着她又加了一句：

“不过，反正只要她本人感到幸福就行了。”

萌长叹了一声。不管她品位怎么糟糕，即使她穿上自己死

也不会穿的连衣裙，只要一见她的笑脸，就觉得都可以容忍了。

瑠璃子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会放松追求自己幸福的努力。惹人

讨厌也好，受到嘲笑也罢，她都不会在意。虽然有些傻，却是她

的可爱之处。

切婚礼蛋糕的仪式开始了。蛋糕是由许多小小的奶油泡夫

组合而成的。瑠璃子的哥哥弯着腰在为他们录像。萌寻思了一



”

下，想起前两回他也是干这个的。不会总结经验教训，说不定是

瑠璃子家的家风。

大伙儿又拍起手来了，“祝你们幸福”的话语朝他们飞去。

新郎新娘用笑脸来回应。萌觉得瑠璃子的眼里含着泪花，她简

直怀疑自己的眼睛了。

有人开始讲话，萌在前两次的婚礼上都说过祝辞，这回她推

辞了，悠然自得地享受着美食。这家饭店的海鲜真是名不虚传，

鲜美的鲍鱼软得像会化掉似的。

“嗯—二位明天将飞往夏威夷，你们将有充足的甜蜜时

光，请不要过分地劳累了身体⋯⋯”

这种祝辞陈腐得简直像在一百年前就有了，会场各处却发

出了轻轻的笑声。话里等于在暗示，从今天起他们就是夫妻了，

以后的性交获得了世间的公认。

如此想来，萌不禁在内心寻思起自己最后一次做爱是在什

么时候了。她脑子里回想了一番，记起是在半年前，地点则是那

一阵子常常使用的涉谷的情人旅馆。不算坏的一次做爱。

那个男人就是现在坐在瑠璃子身边满脸喜洋洋的人。

“你和她认识得久吗？”

不喜欢虾的男人问，此刻正在上肉，海鲜虽好，终究还要有

肉，日本人总改不了这种穷酸的想法，所以菜单里缺不了肉。只

见牛排上洒着颜色好看的含有葡萄酒的滋汁。

“我们从幼儿园时就认识了。”

“嗬！原来你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呀

“是呀，现在让我提问好吗？你就是虽然和瑠璃子干了好多

回，结果却娶了上司女儿的讨厌虾的男人吧？”

他听了手顿时停住了，过了三秒钟，朝她扭来的脸上又恢复

了笑容。



”

“是的，是这样。”

萌不由对他另眼相看了，他坦白老实的态度，反而给了她良

好的印象。

“为什么你不选瑠璃子？”

她追问道。

“她是个不错的女孩子，也很有魅力。可惜的是，对我将来

有益的是上司的女儿。”

“哦—”

“不过，她已经早把我给忘了，你瞧她幸福的脸就明白了。”

“也许是为了让你看看，才特地邀请你呢

“这样不是很好吗？”

“就是说，你一点儿也不在乎了

“我向来希望和我交往过的女孩子能生活得幸福。”

他倒是挺有气魄，萌在心里想。

他虽然不吃虾，却吃起牛排来了。

“喂—这场婚宴结束以后，你有其他的事吗？”

说完这话，萌撕下一块面包扔进了嘴里。

“你会不会约我呢？”

“我只问你有没有事？”

“你的脾气可真急，我当然没有事了。”

宴会进入了终点。萌想不至于又要给双亲献花，都已经是

第三次了，她一点也不想看那场面。

事实还是超过了萌的想象。在献花的时候，瑠璃子的父母

简直像在第一次嫁闺女，满脸的伤感，用手绢擦了好几回眼泪。

看来这一家人都不会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

还不到下午三点，萌不知道这时会有哪家酒吧已经开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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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多了葡萄酒以后的感觉真舒服，现在如果去茶馆喝茶聊

天的话，没准会越聊越清醒。

“上哪儿去好呢？”

他问她。

“是呀，咱们上饭店去怎么样？”

“这主意不错。”

她其实是想在饭店的大堂里找到个继续喝酒的地方，可她

发现他误会了，然而她没有向他作出订正，在内心里，她觉得那

样做也不赖。

接下来的事情都由他负责了，他叫了辆出租车，在车里打手

机订了房间，看上去他是熟门熟路，带着她去一家不错的饭店。

虽然拿瑠璃子来比有些不太妥当，可她觉得自己没像瑠璃

子那样，头脑简单得碰上个男人就会一起去睡觉。但是，她也有

过醉得昏了头，到第二天早晨醒来，看着对方的脸在心里一个劲

后悔的时候。萌趁他不注意时望望他的脸，他的模样挺潇洒，职

业也体面，而且是新婚，不会惹出什么麻烦。尤其是，他和瑠璃

子睡过觉，这么一想，她觉得心更定了。

但是，萌想到自己已经有半年没干过这事了，她有些担心自

己会忘了前后的程序

性交其实是一种习惯，有的话就有，没有的话也能过得去。

说什么女人会想男人想得夜夜睡不着，那如果不是男人的幻想，

就是荷尔蒙分泌特别旺盛的女人的事。唯有在萌做过和什么人

发生性关系的梦以后，才觉得到了该去找个男人的时候了。梦

里的那个男人有时是她经常去买东西的方便店里的店员，有时

是在公司里不得意的整天没精打采的她的上司。都是些出乎她

意料的男人，早晨醒来后往往感到荒唐透顶。她想在自己的潜

意识里说不定对他们怀有好感，可是越捉摸越不是那么回事。



“

才做过梦以后，和他们照面时，心里会有些忐忑不安，过了不多

久，又全都忘了。对于萌来说，性欲也就是如此而已。

他们进了新宿的一家挺华丽的饭店，进房间后，脱去衣服冲

了淋浴。虽然刷了牙，妆可不能卸。已经到了这一步，不可能再

举棋不定，也没有嫩到会为该不该穿内衣而烦恼。萌许久没有

这样放弃思维，不动脑筋了。

抱在一起时，她觉得男人光光的皮肤挺滑溜的。她的手摸

到他的背，感到他身上的肉没有什么弹性，大概他平时只打高尔

夫球，没有什么像样的运动。他们接吻，每当别人的舌头一下进

入自己的嘴里时，她总会吃一惊，像受到了侵犯，却有一种甜蜜

的被征服者的心态，他嘴里隐隐有葡萄酒滋汁的味道。

他的手指进入她的短裤，伸进她的下体，有点儿疼，稍稍忍

耐一下，会觉得那个地方慢慢地热起来，同时紧张的神经会渐渐

地放松开来。她感到自己那儿的筋肉开始动了。

萌闭上眼，不听任何声响，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感觉上。

手机响的时候，萌已经在穿衣服了。她正在往腿上套无跟

袜，听到铃声，忙停下手，从皮包里掏出手机，贴在耳朵上。

“你现在在哪儿？”

手机里传出瑠璃子的声音。
”

—我在自己的公寓里呀

“净扯谎！你和柿崎干过了吗？”

“你说的是谁？”
”

“别装聋作哑了！就是那个不喜欢吃虾的人

“哦⋯⋯”

萌转过身去，看见他正在用挑剔的目光左右端详着自己的

领带。她才明白，还没有问过他的姓名呢！



“哪儿的话呀
”

”

“在结婚的宴席上，我看见你们说得挺投机的，回去的时候

你们也是一起走的，别瞒我了

“你的眼睛真尖，可是根本没那么回事。”

“怎么样啊，他这个人？”

“你说谁呀？”

“别对我绕弯了，你不嫌麻烦吗？”

萌不由耸耸肩：

“好了好了，等你度完蜜月，咱们再好好地聊吧。”

”

“真的吗？说定了！我可盼着那一天呢！今天先说到这

儿吧

瑠璃子兴奋地说完，挂上了电话。

“你们这种习惯可是太无聊了。”

听见男人的话，萌忙朝他扭过头去。

“什么？”

“你是不是打算同她一起对我进行分析评价呀？”

“这怎么可能呢？”

“对于女人的这种趣味，我真是一点也不理解。”

他当然无法理解了，也不指望他能理解。女人不论到了什

么时候，只要是女人，就等于是同谋者。更何况她和瑠璃子从五

岁时就开始交往了。

萌自己动手把衬衣背后的拉链拉了上去，接着麻利地穿上

了外套。

“喂，我觉得肚子饿了，咱们去吃点什么吧？”

男人看了一眼手表。萌故意装出没看见的样子，从化妆包

里取出了口红，她心想自己这点小小的恶作剧应该不算过分。

“好吧，我随便。”



”

他其实是不敢轻易拒绝别人的要求，却自以为是宽宏大量。

看样子没准他的脾气倒是挺好的。

”

“意大利面条不错呀，特别是放了不少虾的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

他哀叹着讨饶，她见自己的话被他当了真，由衷地高兴了起

来，憋住笑往嘴上涂起了口红。

为什么刚结婚，做爱就变得如此单调乏味了？

信之的脸贴在床单上，嘴唇微微地张开，舒服地打着鼾，瑠

璃子撇下他，独自下了床。

床头柜的液晶表上显示出五点零二分。她知道自己体内的

生物钟被时差搞乱了。她从冰箱里拿出了一瓶法国矿泉水，走

到了晒台上。空旷的大海正在等待着即将到来的白天，海风夹

带着潮气，有点儿湿乎乎的。昨天晚上精心做好的头发被搞得

软不拉塌，瑠璃子却毫不在乎。

她前两次的蜜月旅行也是来夏威夷。这次她瞒住了信之，

其实那时也住这家饭店。当然不至于巧得连房间都是同一间。

可是餐厅里的菜很好吃，购物中心就在不远处，侍者们热情友

好，海滩上还有海龟会爬上来，好不容易有这么个中意的饭店，

她不可能不住在这儿。

别人如果知道了，一定会说她这个女人的“神经太麻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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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瑠璃子也知道，周围的女人都是这么看她的。知道归知

道，她却不理解她们为什么这么认为。

称不了心就不罢休的女人。只想着自己的女人。得罪了别

人也毫不在乎的女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克制自己的女人。

她好像就是这样一个人。

听到这样的评价，她会嗤之以鼻。瑠璃子的确最讨厌自我

忍耐了，自我忍耐一点儿也不能给自己带来幸福。为什么非要

做无法使自己幸福的事呢？

一个男孩子正在饭店后院的游泳池打扫，他朝着晒台上的

瑠璃子招了招手。来自玻里尼西亚的可爱的少年。瑠璃子当然

也笑着招手，凡是快乐可爱的男人，无论是什么年龄，瑠璃子一

概喜欢。

信之好像在说什么，她回身朝房间望去，见他翻了个身，背

朝着她，看得见他健康突出的肩胛骨。

在结婚前，她和信之就做过不少次爱了。他们甚至还试过

性虐待的花样，尝试过假想的做爱游戏，甚至曾练过把腹部吊起

来的体位，有过不少刺激的时光。可是结婚仪式一旦结束，到了

夏威夷，昨天晚上上了床，瑠璃子忽然觉得接下来要干的事非常

乏味了，顿时没有了情绪。

“我困了，要睡觉了。”

她说完先钻进了被单里，信之吃了一惊，他正端端正正地坐

在床上：

”

“为什么？”

“我困

“今天是咱们的初夜呀

“坐飞机时间太长太累了。”

“你在飞机里吃完饭，擦了许多美容液后，不是很快就睡着



”身体里的那股子劲一点一点地溜

了吗？”

“可我还是困。”

“那么喝杯咖啡怎么样？”

“不要。”

“你为什么不开心？”

”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困

”

“晚安

如果他生起气来，强行脱去她身上的丝绸睡衣，说不定她还

会有一些情绪，可是信之却忍耐着，自言自语地打开了电视。

少年把落在游泳池里的树叶用一个带着长柄的网兜捞了上

来。他大概十二三岁，怎么玻里尼西亚的少年个个都像天使般

的可爱。

其实瑠璃子知道为什么做爱的事一下子变得乏味了，因为

现在她所有的喜庆项目都结束了。

现在想来，她觉得前两回来夏威夷度蜜月时也是同样。

到举行结婚仪式为止，每天都是又兴奋又刺激，快乐得不

行。要掌握他的感情，要针对他以前的女朋友的挑衅进行斗争，

要设计求婚，要说服他的父母，改变他们反对的态度，还要选定

婚纱，有哭的时候，有发火的时候，还有撒着娇提要求的时候，忙

里偷闲地还抓紧时间做爱，总之每天都忙得不行。最后则在喜

洋洋的一片闪光灯中，自我感觉像个女演员似的。

可是结婚仪式一旦结束，就像对大伙儿宣布“从今天开始我

们将光明正大地做爱了

走了。

第一次的婚姻持续了两年。从偷情开始，纯属一场掠夺婚

姻，非常地富于戏剧性。当他的老婆举起菜刀时，瑠璃子真以为



自己这回要上电视了，不由盘算起该用哪张照片好。那张短大

时的毕业照可千万不能用，当时闹感冒，眼睛肿得简直像没有睁

开。瑠璃子还真找出几张自己中意的照片准备好了。

那时父母都哭着劝她，对方的老婆等于是半疯了，周围的人

都骂她不是人，真是一条布满了荆棘的爱的路，她每天都在大口

地喘息，直到今天，她一想起当时的激情，还会感到陶然欲醉。

闹到那个地步才结成了婚，可是举行完了仪式，到夏威夷来

度蜜月的时候，却觉得他看上去像个和她根本无关的人。本来

两个人好得恨不能粘在一起，哪怕只有五分钟单独在一起的时

间，也要来一番性交。她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那次结婚是闹了一场大骚乱以后才实现的，马上就分

手未免太难堪了，所以维持了两年。她现在仍觉得自己在那两

年里坚持得够可以了。

第二次结婚的起因是遇见了昔日男朋友的女友。

当时和他偶尔在西麻布的俱乐部重逢，只见他带在身边的

女朋友腰身约五十四公分，腋毛处理得干干净净，脸盘小得简直

只有拳头大。光这些已足够让人生气了，她居然还背着瑠璃子

上哪儿都买不到的爱玛诗黑皮包。瑠璃子当场便在心底里发

誓：一定要把他重新搞到手！

瑠璃子和他悄悄地取得了联系之后，两人就开始重新交往

了。不知他那个女朋友是从哪儿打听到了瑠璃子的电话号码，

常常往璃璃子家和手机打无言电话。瑠璃子根本不在意，反而

更有劲儿了。

过了没多久，瑠璃子就彻底战胜了他那个女朋友，实现了同

他结婚的目的。然而，瑠璃子至今仍没买到那种著名的爱玛诗

黑色女皮包。瑠璃子发现，买那种包比把他搞到手远为困难，她

顿时觉得他显得特别廉价，便和他分手了。



”

“神经病

萌听了这些事后，不由地朝她骂道。瑠璃子不明白她此时

为何要用关西方言，只奇妙地觉得这个词儿用得太恰当了，她觉

得自己是有些神经兮兮。不过她不认为自己干了坏事。人在追

求幸福的过程中总会遇到挫折，况且也不违反法律。

这一回，她曾决心不再重蹈覆辙。

想到这里，她叹了一口气。

信之原先是和萌在交往。既然是好朋友的恋人，瑠璃子觉

得更容易和他燃出恋爱的火花，尤其是他将更有信用。

由于有过两次婚姻的失败，瑠璃子隐隐感到自己缺乏鉴别

男人的眼光。信之是和萌交往的男人，瑠璃子能感到安心，觉得

不会再有错儿。她便拼命下功夫引起信之的注意。

以前，曾有别的女人问她：“你为什么那么想结婚？”在如今

这个时代，嫁给男人远不如自由自在的独身生活快乐。瑠璃子

却觉得问她的女人真可怜，根本不知道结婚是怎么一回事。男

人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女人，为女人效力。结婚就像雇了一个归

自己所有的骑士。独身的时候也许轻松自由，可是如果结婚后

变得不自由了，不能怪对方，得寻找自身的原因。作为瑠璃子，

她比独身的时候更加快乐和自由。

瑠璃子虽然和萌是长年的好朋友，可是萌一次也没有向她

介绍过自己的男朋友。萌结交了信之以后也是同样，当时瑠璃

子看见他们在青山的十字路口等着过马路，便硬和他们凑在一

起了。虽然瑠璃子身边也带着男朋友，不过他并不称她的心，她

本想先让他买一个十字形的镶钻挂件给她，然后就和他分手。

恰好那天他终于给她买了，她就对他更无所谓了。

“咱们一起去喝酒好吗？”

瑠璃子提出这个倡议时，萌简单地说了一声赞成。萌一向



瑠璃子立刻感到泄了气。

顾及不到女人的小阴谋诡计。于是，在大伙儿正忙着喝酒时，她

悄悄地打听到了信之手机的号码。

当然，她第二天就打了电话：

“我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商量。”

这天夜里他们就会面了。

信之不出她的所料，他善良、单纯，特别是还随和，立刻就被

她收服了。

过了一个月，她将自己和信之的事向萌和盘托出，萌听了只

是简单地应了一声：“啊，是吗
”

“你一点也不在乎吗？我说不定会和他结婚呢

“那样不是蛮好吗？这回你可要做个称职的老婆呀！他这

人虽然缺乏出人头地的可能性，可我觉得他能成为一个好

丈夫。”

萌为什么既不哭，也不发火，不说要和她绝交？为什么不叫

她表示道歉，不说让她感到惭愧的话呢？

她越想越闷闷不乐。

对了！全怪萌。好不容易才盼来了蜜月旅游，却这么不开

心，都因为萌对她淡然地毫不关心。

瑠璃子回到房间拿起了电话，拨了东京的萌家里的电话号

码，没有人接，她又往萌的公司里打。信之睡眼蒙眬地坐起来

问：“你怎么啦？”瑠璃子没有理他。

”

“喂！我是早坂

经过了电话交换台，听见萌精神抖擞富于商业气息的声音。

“喂—你其实是在生我的气吧？”

“啊 ？”

“你对我挺火的吧？”

萌这才醒悟到是瑠璃子。



”

“什么呀？”

她忽然变回了平时惯有的，仿佛刚在什么地方吃过人的凶

巴巴的低沉嗓音。

“我把信君从你身边抢走了呀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呀？”

“你其实是在生我的气吧？他本来是你的男朋友，却和我结

了婚，你应该生气。”

”

“你居然为了这种事特地打电话来，帮帮忙好吗？我这儿工

作多得人仰马翻呢

“我这儿也不得了啦！夫妇要闹危机啦！你老实承认吧！

对我很生气。不管你怎么骂我，我都不会怨你。”

“你本来就没有怨我的理由。”

“如果你不发火，我可要发火了。”

萌的叹息越过了太平洋，传到了瑠璃子耳里。

“你还记得咖喱面包的事吗？”

萌突然问。

“哎？”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我很喜欢吃咖喱面包，于是你也跟我

一起吃上了瘾。还记得我们那时几乎每天都吃那种咖喱面包

吗？学生服的衬衣上总沾着黄色的油渍，有时尽管我没吃，衬衣

上也会沾上油渍。都是你弄的！手指搞得油腻腻的，呼出的气

息里都有咖喱臭，可是在三个月里，你每天连着吃。我看着都觉

得难受。”

“后来怎么了？”

“后来你一下子变了，不再吃了，连碰都不愿碰了。可是，接

着你又迷上了布丁，整整三个月，你每天都吃，再接着是海带，也

是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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